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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然
經
過
九
龍
公
園
的
香
港
漫
畫
人
物
雕
塑

展
，
其
中
13
點
的
造
型
令
人
十
分
失
望
，
形
神
皆

劣
。
其
實
作
者
李
惠
珍
還
在
，
而
全
港
與
當
年
最

chok

少
女
漫
畫
︽
13
點
︾
一
起
長
大
的
人
，
不
下

一
百
幾
十
萬
，
主
事
人
不
應
如
此
馬
虎
。

未
看
過
︽
13
點
︾
的
年
輕
朋
友
，
可
以
上
網
找
找
。

跟
︽
老
夫
子
︾
一
樣
，
全
盛
時
期
的
︽
13
點
︾
有
單
行

本
，
在
報
章
也
有
四
格
漫
畫
，
走
輕
鬆
惹
笑
路
線
。
話

說
13
點
是
富
家
獨
生
女
，
中
學
生
，
聰
明
美
麗
，
心
地

善
良
，
朋
友
很
多
。
爸
爸
是
城
中
首
富
，
叫
周
申
銀
，

媽
媽
是
可
愛
胖
闊
太
，
叫
魯
來
嬌
。
13
點
觀
音
兵
勁

多
，
主
要
有
兩
個
，
一
叫
畢
圖
士
，
特
色
是
雙
眼
永
遠

給
頭
髮
蓋
住
，
另
一
個
叫
瘦
皮
猴
。
這
班
年
輕
人
不
知

怎
的
總
不
用
上
班
上
學
，
但
很
忙
，
忙
㠥
去
幫
孤
兒
或

探
訪
老
人
，
忙
㠥
露
營
，
搞
化
妝
舞
會
，
捉
賊
破
案
也

有
的
，
通
常
都
是
13
點
出
主
意
，
然
後
和
朋
友
一
起
進

行
，
生
出
趣
事
。
有
時
弄
糊
了
，
就
讓
老
爸
出
面
搞

定
。
總
之
是
有
驚
無
險
，
歡
喜
收
場
。

不
過
13
點
的
﹁
核
心
業
務
﹂，
還
是
扮
靚
。
我
敢
打
賭
，
十
個
有

九
個
看
︽
13
點
︾
的
女
孩
，
都
記
得
女
主
角
令
人
心
花
怒
放
的
時

裝
，
和
她
換
衣
服
的
驚
人
速
度
。
一
個
首
富
的
女
兒
，
當
然
有
最

入
時
的
便
服
、
晚
裝
、
旅
行
服
、
泳
衣
、
睡
衣
睡
袍
拖
鞋
、
高
跟

鞋
、
長
靴
、
皮
裘
、
大
衣
、
項
鍊
、
太
陽
鏡
、
帽
子
等
等
，
而
最

奇
妙
的
，
是
13
點
永
遠
可
以
不
斷
換
衣
服
，
甚
至
在
同
一
場
合
無

端
端
換
了
衣
服
！
據
統
計
她
每
期
換
時
裝
達
六
十
多
款
。
我
們
看

故
事
的
從
不
﹁
駁
﹂
故
事
，
而
對
作
者
的
時
尚
觸
角
，
簡
直
佩
服

得
五
體
投
地
。
不
過
，
這
種
雲
裡
霧
裡
的
漫
畫
，
到
了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自
然
給
淘
汰
。

我
倒
是
很
希
望
13
點
重
來
的
，
不
過
她
要
成
長
，
最
好
是
嫁
了

畢
圖
士
，
生
一
群
小
畢
圖
士
和
小
13
點
，
周
申
銀
和
魯
來
嬌
則
是

長
存
的
快
樂
祖
父
母
，
再
來
個
四
代
同
堂
，
13
點
抱
孫
！
說
穿

了
，
漫
畫
就
是
這
麼
一
回
事
，
美
貌
、
善
良
、
財
富
、
華
衣
、
愛

情
、
家
庭
、
幸
福
，
舉
凡
自
己
沒
得
到
的
，
在
公
仔
格
中
看
一

看
，
樂
一
樂
，
日
子
就
忍
受
過
去
了
。

百
家
廊

晨
　
風

13點之2013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周
前
在
銅
鑼
灣
閒
逛
，
忽
然
手
機
響
，
是
張
雙

慶
教
授
打
來
的
。
他
說
：
﹁
安
仔
死
了
，
你
知
道

嗎
？
﹂
我
頓
一
愕
，
一
驚
，
繼
而
悲
從
中
來
。
這

個
消
息
真
的
太
突
然
了
。
這
不
可
能
吧
？
剛
過
花

甲
，
事
業
仍
日
在
中
天
，
身
子
看
上
去
蠻
健
碩

的
，
怎
會
？

但
世
事
就
是
這
麼
無
常
。
腦
中
霎
時
想
起
安
仔
寫
過

一
篇
︽
愛
恨
銅
鑼
灣
︾
來
。
住
在
銅
羅
灣
的
也
斯
也
走

了
，
我
焉
得
不
恨
銅
鑼
灣
！
回
家
找
出
︽
百
家
聯
寫
．

香
港
歲
月
︾，
翻
到
安
仔
那
篇
文
章
，
重
讀
一
遍
。
百
感

交
集
。

︽
香
港
歲
月
︾
出
版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二
月
，
是
香
港

作
家
協
會
同
人
的
合
集
，
由
我
主
編
。
九
七
年
已
開
始

徵
集
稿
件
，
在
︿
編
後
記
﹀
中
我
說
：

﹁
將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以
前
作
為
一
個
時
代
的

終
結
，
凡
我
香
港
人
，
當
有
不
少
感
想
，
於
是
呈
現
在
這
本
書
的

百
家
，
或
感
懷
時
代
，
或
對
社
會
不
平
鳴
，
或
追
述
一
件
事
，
或

追
思
某
個
人
物
，
或
抒
發
自
己
的
內
心
世
界
；
他
們
的
感
情
，
都

是
真
摯
的
。
﹂

細
閱
目
錄
的
作
者
名
字
，
一
股
滄
桑
、
悲
涼
便
湧
上
心
頭
。
十

多
年
過
去
了
，
那
些
名
字
：
林
蔭
、
海
辛
、
甘
豐
穗
、
紅
葉
、
鄭

心
墀
一
個
個
去
了
，
於
今
還
添
上
一
個
安
仔
，
寧
不
哀
嘆
耶
？

安
仔
，
是
我
們
一
班
朋
友
對
他
的
稱
謂
。
他
原
名
麥
繼
安
，
是

香
港
電
台
電
視
部
的
編
導
；
他
，
也
叫
宇
無
名
，
是
﹁
超
科
幻
﹂

小
說
家
，
寫
了
多
部
另
具
一
格
的
小
說
。
在
網
上
，
有
人
將
他
和

衛
斯
理
比
較
，
備
受
討
論
。
他
這
篇
︽
愛
恨
銅
鑼
灣
︾，
道
出
一
位

後
輩
對
衛
斯
理
的
崇
拜
、
尊
敬
：

﹁
那
時
候
的
一
個
少
年
，
每
逢
走
過
﹃
食
街
﹄
和
﹃
名
店
街
﹄，

就
總
會
傻
兮
兮
的
，
抬
頭
把
目
光
掃
到
百
德
新
街
的
一
幢
幢
大
廈

上
。
因
為
他
聽
人
家
說
，
他
最
崇
拜
的
一
位
小
說
家
，
就
住
在
其

中
一
幢
的
某
個
單
位
。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倪
匡
就
住
在
銅
鑼
灣
。
這
少
年
愛
讀
他
署

名
魏
力
的
︽
女
黑
俠
木
蘭
花
︾，
其
後
自
覺
長
大
了
，
移
愛
衛
斯

理
。
他
本
是
文
藝
少
年
，
寫
詩
；
受
到
衛
斯
理
的
影
響
，
於
是
棄

詩
寫
起
科
幻
，
而
且
比
衛
斯
理
更
科
幻
，
命
名
﹁
超
科
幻
﹂，
主
角

就
是
宇
無
名
。
我
相
信
，
他
從
來
就
沒
意
思
要
﹁
超
越
﹂
衛
斯

理
。
從
在
百
德
新
街
尋
找
倪
匡
再
到
認
識
倪
匡
，
都
是
那
麼
虔

敬
。甘

豐
穗
的
︽
習
畫
記
趣
︾
說
，
退
休
後
拿
起
畫
筆
，
﹁
既
可
延

壽
又
可
娛
己
娛
人
﹂，
﹁
大
好
事
也
﹂，
他
果
真
長
壽
，
八
十
多
歲

才
歿
。
林
蔭
也
習
畫
，
我
習
書
，
揚
言
將
來
合
開
一
個
﹁
徐
行
林

蔭
書
畫
展
﹂，
可
惜
，
林
蔭
去
春
也
一
瞑
不
視
了
。
未
及
一
年
，
宇

無
名
也
到
另
一
個
世
界
探
險
去
了
。
在
︽
無
名
咒
︾
中
，
他
說
每

個
人
都
有
個
﹁
守
護
天
使
﹂，
他
的
﹁
守
護
天
使
﹂
為
何
這
麼
狠

心
，
這
麼
快
就
﹁
放
棄
﹂
了
他
。

安
仔
學
寫
小
說
，
私
淑
的
是
倪
匡
，
真
正
的
師
傅
是
林
蔭
，
兩

人
以
師
徒
相
稱
，
半
夜
三
更
常
互
通
電
話
，
一
談
就
雞
啄
唔
斷
。

我
口
直
心
直
，
從
不
理
會
他
人
的
感
受
，
動
輒
批
評
他
們
的
作

品
，
是
否
中
聽
，
那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然
友
誼
仍
綿
綿
，
今
師
徒

俱
逝
，
撫
書
懷
人
，
更
增
愁
緒
。

宇無名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友
人
沈
西
城
的
公
司
辦
了
幾
個
本
年

日
本
當
紅
的
美
少
女
星
訪
港
，
阿
杜
權

充
翻
譯
。
她
們
公
司
說
會
拍
多
些
香
港

事
物
返
日
本
，
然
後
出
︽
香
港
之
行
︾

寫
真
集
，
以
助
各
人
之
宣
傳
，
本
人
做

帶
路
者
，
心
想
不
如
招
待
中
外
記
者
追
訪
她

們
遊
覽
﹁
星
光
大
道
﹂
和
鄧
麗
君
的
﹁
甜
蜜

蜜
﹂
主
題
咖
啡
館
，
然
後
由
美
女
共
選
香
港

﹁
飲
茶
﹂
三
美
食
，
由
日
本
電
視
台
帶
返
日
本

播
映
，
對
宣
傳
香
港
也
有
一
點
助
力
。

於
是
兩
日
遊
三
美
在
﹁
海
逸
軒
﹂、
﹁
美
心
﹂

和
﹁
頂
好
﹂
早
午
晚
吃
了
四
頓
，
共
同
選
出

了
﹁
蝦
餃
﹂、
﹁
燒
賣
﹂
和
﹁
腸
粉
﹂
三
大
點

心
為
日
本
女
孩
至
愛
美
食
，
原
因
是
三
樣
東

西
都
好
味
易
入
口
沒
有
骨
頭
，
不
會
骾
骨
又

價
錢
不
貴
，
可
稱
為
﹁
香
港
頂
級
三
大
名

點
﹂
；
然
後
遊
過
的
星
光
大
道
和
主
題
咖
啡

館
，
一
處
紀
念
﹁
功
夫
之
神
﹂
李
小
龍
、
一

處
紀
念
﹁
亞
洲
歌
姬
﹂
鄧
麗
君
，
經
此
吃
和

看
的
香
港
名
物
五
大
代
表
點
，
她
們
也
不
枉

此
短
短
香
港
三
天
遊
了
！

﹁
五
大
名
物
﹂
之
中
，
唯
一
令
本
人
這
個
翻
譯
者
大

感
可
惜
的
是
，
三
大
青
春
女
星
對
我
們
崇
拜
視
為
女
歌

神
之
鄧
麗
君
竟
然
毫
無
認
識
，
而
上
世
紀
六
十
至
八
十

年
代
在
日
本
超
級
大
紅
之
四
個
華
裔
歌
手
在
日
本
真
是

何
人
不
識
？
哪
個
不
曉
？
又
因
四
大
紅
人
陳
美
齡
、
翁

倩
玉
、
歐
陽
菲
菲
和
鄧
麗
君
之
中
，
後
者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猝
逝
於
泰
國
清
邁
，
轟
動
亞
洲
，
特
別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這
十
數
年
來
不
少
日
本
人
遊
台
灣
都
會
上
基
隆
金

寶
山
鄧
麗
君
墓
前
拜
祭
憑
弔
，
以
作
紀
念
。
怎
知
迄
今

十
七
年
一
過
，
日
本
廿
歲
左
右
之
當
紅
少
女
星
，
竟
無

一
人
有
深
刻
認
識
，
我
們
入
到
到
處
是
鄧
麗
君
海
報
唱

片
書
籍
紀
念
品
之
﹁
甜
蜜
蜜
﹂
咖
啡
室
，
三
少
女
毫
無

興
趣
，
只
說
﹁
這
個
人
真
似
日
本
美
女
﹂，
然
後
稍
坐
便

要
起
來
出
發
購
物
，
這
讓
在
場
的
一
眾
中
外
記
者
都
頗

為
失
望
。

回
想
十
幾
年
前
鄧
麗
君
在
日
大
紅
的
︽
演
歌
︾、
︽
情

人
的
關
懷
︾、
︽
償
還
︾、
︽
時
光
在
身
邊
流
逝
︾
等

曲
，
都
很
有
文
化
味
之
婉
約
溫
情
，
現
代
的
少
女
星
文

化
底
蘊
比
較
膚
淺
，
故
毫
不
認
識
不
感
親
切
了
。

果
然
是
﹁
時
光
在
身
邊
流
逝
﹂，
鄧
麗
君
也
漸
漸
為
人

所
淡
忘
了
。

時光流逝
阿　杜

杜亦
有道

到
了
陽
澄
湖
，
除
卻
啖
蟹
，
何
不
順
遊
蘆
葦

蕩
？陽

澄
湖
畔
有
一
個
沙
家
㟮
，
位
處
江
蘇
常
熟
，

這
個
唱
本
裡
的
小
鎮
如
今
已
落
地
生
根
為
風
景
名

勝
之
地
。
柯
老
大
說
，
以
前
老
以
為
﹁
沙
家
㟮
﹂

只
是
一
個
樣
板
戲
，
去
過
才
知
道
，
這
裡
也
是
年
輕
人

嚮
往
的
旅
遊
目
的
地
。

深
秋
時
節
，
江
南
水
鄉
一
片
麥
海
青
浪
，
綠
水
悠

悠
，
座
座
小
橋
和
片
片
農
舍
相
映
成
趣
，
縱
橫
交
錯
的

河
巷
和
茂
密
的
蘆
葦
蕩
，
構
成
一
個
遼
闊
、
幽
深
而
又

曲
折
的
水
上
迷
宮
。
﹁
春
夏
蘆
蕩
一
片
綠
，
秋
後
蘆
花

賽
雪
飄
﹂，
正
是
描
述
江
南
水
鄉
深
秋
的
好
詩
句
。

泛
舟
河
道
，
青
青
蘆
葦
已
開
始
變
黃
，
搖
曳
的
蘆
花

開
始
吐
絮
，
欣
賞
蘆
葦
花
開
的
最
好
時
節
莫
過
於
此
，

這
也
是
陽
澄
湖
畔
蘆
葦
蕩
最
美
的
季
節
。
沿
蘆
葦
和
岸

柳
相
伴
的
小
河
划
向
蘆
葦
深
處
，
一
路
蘆
香
撲
鼻
，
兩

岸
蘆
葦
比
人
還
高
些
許
，
淡
褐
色
的
花
兒
沉
甸
甸
的
。

成
片
漫
漫
的
蘆
葦
密
密
匝
匝
，
風
吹
過
，
花
穗
便
懶
懶
散
散
地
搖

曳
生
姿
，
隨
秋
風
飛
揚
；
疾
風
起
，
又
像
洶
湧
的
波
濤
連
綿
起

伏
。日

落
西
山
時
分
，
晚
霞
中

蘆
花
瑟
瑟
，
顯
得
浪
漫
又
傷

感
。
柯
老
大
說
，
最
美
的
一

天
竟
這
樣
就
在
看
花
中
度

過
。遊

覽
沙
家
㟮
，
自
然
要
去

﹁
春
來
茶
館
﹂
喝
一
杯
地
道

的
水
鄉
香
茶
。
正
門
上
高
懸

﹁
春
來
茶
館
﹂
黑
漆
金
匾
的

茶
館
，
鄰
水
而
築
，
小
屋
灰

磚
白
牆
古
色
古
香
。
圍
坐
大

紅
八
仙
桌
，
透
過
敞
開
的
店

門
和
花
格
木
窗
，
湖
光
水
色

盡
收
眼
底
。

蘆葦蕩看花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包
括
北
京
在
內
的
多
個
省
份
城

市
，
近
日
大
霧
幾
乎
伸
手
不
見
五

指
。
顯
然
，
中
國
環
保
有
待
加
強
，

生
態
環
境
可
持
續
發
展
工
夫
做
得
不

足
所
致
。
如
此
一
來
，
我
們
的
下
一

代
真
的
沒
有
好
日
子
過
，
身
體
健
康
受
威

脅
。
其
實
，
環
境
保
護
人
人
有
責
，
官
民

要
合
作
。

梁
振
英
在
施
政
報
告
中
，
出
乎
意
料
的

是
格
外
重
視
環
保
。
為
環
境
保
護
而
立
法

步
伐
雖
然
不
快
，
但
總
算
已
站
在
起
跑
線

上
了
。
建
議
以
一
百
億
元
，
以
資
助
方

法
，
全
面
淘
汰
舊
柴
油
商
業
車
輛
，
目
的

是
減
少
路
邊
空
氣
污
染
。
據
悉
老
舊
柴
油

車
的
廢
氣
可
以
致
癌
。
老
實
說
，
我
們
中

環
人
每
天
穿
梭
中
環
街
道
，
所
吸
空
氣
實

在
太
污
染
。
其
實
，
的
士
車
輛
早
幾
年
已

轉
換
石
油
氣
了
，
現
時
將
會
推
動
專
營
巴

士
及
小
巴
的
減
排
，
為
有
需
要
的
車
輛
加

裝
或
更
換
催
化
器
。
使
用
綠
色
交
通
工
具

將
是
大
勢
所
趨
。

眾
多
家
長
和
學
校
以
及
教
師
所
期
望
的

十
五
年
免
費
教
育
卻
又
一
次
失
望
，
雖
然
會
為
幼
稚

園
提
供
一
筆
過
的
額
外
津
貼
，
讓
幼
稚
園
進
行
小
型

維
修
工
程
，
購
置
傢
具
和
學
習
資
源
。
杯
水
車
薪
，

對
某
些
艱
難
營
運
的
幼
稚
園
以
及
與
學
歷
資
格
不
等

配
的
教
師
薪
酬
，
還
有
不
少
貧
困
家
庭
家
長
們
，
幼

稚
園
沒
有
義
務
教
育
，
政
府
建
議
成
立
委
員
會
確
有

點
必
要
但
又
感
失
望
。
事
關
現
時
幼
稚
園
辦
學
者
有

私
立
和
團
體
多
元
，
架
構
運
作
複
雜
，
就
以
園
址
租

金
昂
貴
，
釐
定
標
準
困
難
，
優
質
師
資
可
能
未
夠
等

等
存
在
問
題
多
多
，
立
時
之
間
要
馬
上
推
出
有
效
的

統
一
資
助
幼
稚
園
方
案
，
真
需
要
﹁
研
究
﹂。
期
望
所

謂
委
員
會
組
成
人
員
要
包
括
業
界
人
士
在
內
，
從
實

際
出
發
。
其
實
，
CY
要
一
下
子
委
任
十
多
個
各
行
業

委
員
會
，
任
重
道
遠
。
寄
望
CY
大
公
無
私
，
任
人
唯

才
。
獲
委
任
者
不
要
蹉
跎
時
間
，
浪
費
光
陰
。
首
先

要
盡
責
盡
力
，
當
然
還
得
先
了
解
委
員
會
職
能
和
目

的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譚
志
源
為
施
政
報
告
關

於
香
港
和
內
地
關
係
內
容
舉
行
簡
報
會
，
日
期
是
一

月
廿
四
日
下
午
，
政
務
司
司
長
主
持
，
並
設
交
流
環

節
。
多
開
類
似
簡
報
會
。
很
好
！

加強環保
思　旋

思旋
天地

相
約
剛
出
爐
的
民
選
視
后
楊
怡
做
電

台
︽
舊
日
的
足
跡
︾
訪
問
，
原
來
小
小

楊
怡
愛
短
髮
，
少
年
志
願
當
警
察
，
從

未
想
過
從
事
演
藝
工
作
。
快
中
學
畢

業
，
女
同
學
發
起
影
靚
相
送
好
友
行

動
，
掏
腰
包
百
多
塊
請
專
業
攝
影
師
留
倩

影
。
念
頭
一
閃
，
想
起
︽
青
春
︾
雜
誌
招
募

模
特
兒
，
把
寫
真
收
於
床
底
，
準
備
會
考
完

畢
全
力
去
馬
。

人
算
不
如
天
算
，
考
試
完
了
，
︽
青
春
︾

也
執
了
！
暗
呼
莫
非
沒
有
如
此
命
水
？
此

時
，
好
友
邀
約
陪
伴
應
徵
無
㡊
藝
員
訓
練

班
。
各
位
，
經
典
橋
段
再
次
出
現
：
有
心
栽

花
花
不
開
，
無
心
插
柳
柳
成
蔭
。
楊
怡
驚
險

入
圍
。

面
試
當
天
，
她
穿
了
一
條
娃
娃
裙
孕
味
十

足
，
加
上Sm

oky
E
yes

化
妝
有
如
嘩
鬼
，
只

有
評
判R

ocky

力
排
眾
議
讓
她
入
選
，
至
今
她

視
他
為
恩
師
。
訓
練
班
生
涯
最
寫
意
，
書
友

仔
包
括
林
㞒
在
內
，
每
天
午
膳
時
間
必
到
附
近
超
市
試

食
。
幻
想
這
班
靚
仔
靚
女
掃
場
，
認
真
矚
目
。

初
踏
足
社
會
楊
怡
萬
事
忍
讓
，
忙
極
也
接
受
工
作
安

排
。
那
段
日
子
她
日
以
繼
夜
的
拍
劇
，
精
神
瀕
臨
崩

潰
，
當
天
拍
古
裝
，
累
極
以
寶
劍
借
力
，
在
破
廟
前
面

站
㠥
睡
了
。
怎
料
片
場
剛
來
了
一
群
觀
眾
，
大
家
爭
㠥

拍
下
她
的
睡
相
。
楊
怡
醒
來
尷
尬
得
要
死
，
她
承
受
不

住
了
，
在
往
外
景
途
中
致
電
監
製
哭
訴
要
休
息⋯

⋯

不

能
再
捱
下
去
了
。
雖
然
當
晚
是
煞
科
，
也
設
下
了
一
場

巨
型
佈
景
，
但
，
大
家
都
願
意
停
下
來
，
讓
她
歇
息
歇

息
，
證
明
了
表
白
和
溝
通
是
非
常
重
要
。

正
如
她
跟
緋
聞
男
友
羅
仲
謙
一
樣
，
有
云
女
方
比
男

方
大
五
歲
，
似
乎
未
夠
理
想
，
但
，
楊
怡
強
調
自
己
有

陣
子
比
謙
仔
更
孩
子
氣
，
欣
賞
他
願
意
承
擔
的
個
性
；

更
指
假
若
找
到
一
位
年
紀
較
長
，
事
業
有
成
，
外
表
俊

朗
，
家
財
千
萬
的
男
士
，
心
靈
卻
不
相
通
，
又
何
來
幸

福
？實

在
，
心
底
裡
，
楊
怡
一
直
想
跟
林
㞒
是
領
獎
的
一

對
！
當
年
○
三
年
他
倆
一
起
取
飛
躍
進
步
獎
之
時
，
誓

要
一
起
取
最
佳
男
女
主
角
，
可
惜
今
屆
㞒
㞒
失
落
了
，

更
有
稱
他
因
心
灰
意
冷
萌
去
意
。
我
不
信
，
因
為
人
生

考
試
不
斷
，
一
次
落
敗
便
避
走
江
湖
並
非
林
㞒
作
風
。

這
個
星
期
他
又
在
紅
館
開
個
唱
了
，
這
分
鐘
不
放
棄
，

下
分
鐘
就
有
成
功
的
機
會
，
誰
說
明
年
楊
怡
、
林
㞒
不

會
是
領
獎
的
一
對
？

楊怡的足跡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人生而不平等，是大自然的規律，因此才有了
大千世界的豐富。
幾十年後同學朋友相聚，驀然發現，在劇烈的

社會變革中，兒時夥伴已分成了三六九等。無情
流逝的歲月，在朋友間劃出了深深的鴻溝。
雖然人們在飯桌上言談甚歡，可是在心底裡，

誰都把自己與他人做了一番精細的掂量。優越者
難免沾沾自喜，事事不如人者，不免心中難堪。
於是明白了，兒時的平等已一去不復返。出差在
外的班長特地打了長途電話來，建議同學聚會聊
天最好遵循「三不主義」：「不談老公，不談孩
子，不談事業」，只敘同學之情。難得已身居高位
的班長，還能如此體諒同學們的隱情。可惜可身
為女人，敘完同學友情、健身、養生等等之後，
不談那些攀比熱門的東西，又有多少共同關心的
事兒可聊呢？
當今，即使曾是閨蜜級的朋友，也已經屬於不

同的階層。有的是乘公務專車來的高幹，有的是
身家不菲的老闆，有的是功成業就的名人，更多
的，卻是默默無聞的平頭百姓，甚至下崗多年的
工人。熱心的組織者，一視同仁地通知到各位，
其實人們湊到一起，難免生出無限感慨。除了幾
十年前曾經同桌過，竟沒有太多共同語言。不同
階層在經濟、住房、後代教育上等社會生活的各
個層面，都有㠥太多的不同。
有人的住宅富麗堂皇，有人卻擠在斗室之中；

有人擁有幾套寬敞的大房，有人卻在為年過三十
的兒子結婚無房而發愁；有人的孩子留學後進入
壟斷國企或者大跨國公司，有人的孩子卻失業多
年閒在家中；有人的孩子德才兼備，成為人生目
標明確的陽光學子，有人的孩子卻因教育程度低

而找不到人生方向。同窗們同樣的年齡，有人依
然煥發㠥青春活力，有人卻因境遇坎坷而未老先
衰。諸多的變化，讓人不由不感嘆時光之神奇，
命運的無常。
曾去一位同學家聚會，她家是寬敞的複式住

宅，有中式以及西式客廳、書房，整個住宅裝修
得典雅華麗，充滿了中國文化元素。同學升到了
局級，老公下海做生意。兒子從小有書籍與音樂
的陪伴，多才多藝，前年考上了名牌大學。這樣
的家庭，在社會資源上得到極好的互補。閒來全
家三口下棋寫字畫畫，其樂融融。兒子說大學畢
業不打算立即上班賺錢，而要潛心研究古代醫學
文獻，夫妻二人完全支持兒子的決定，因為不需
要兒子養家。 有閒有錢的階層，是社會文化發展
的基礎。
30年來，是什麼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教育

教育是劃分階層的第一道檻。30年前是否搭上
文革恢復高考的末班車，決定㠥人後來的命運。
幾十年前，哪個單位都缺人才，因此大學生不愁
找工作，發展機會也更多。無論工農兵學員，還
是文革後恢復高考上了大學的，或乾脆是業餘大
學畢業，都可能因此改變命運。一代人命運的改
變，自然會波及子孫後代，連孫輩都可能有更好
的人生起步。
不久前去一位相識家串門。這相識曾任某高校

管理高層，兒女也都上了大學，有了不錯的工
作。他退休之後幫助兒子看孫女。這位先生自豪
地說，他的孫女從小就享受㠥最優化的教育：最
好的幼兒園，最優秀的學前教育，最好的小學。

當然，也享受㠥很好的家庭教育，孩子剛會說話
就會背幾十首唐詩了。他家寬敞的客廳中，掛滿
了漂亮的書畫，都是夫妻二人的作品。這樣的環
境，讓孩子從小就受到文化氛圍的熏陶。我想，
對那位小姑娘來說，如果一切順利，她還應該能
上最好的中學，上名牌大學。
北京的重點幼兒園及小學，除了有更好的設施

之外，還有更精英的師資力量。凡有權有錢有關
係的家庭，人生第一件要事，就是千方百計讓孩
子享受最好的教育資源。什麼關係都沒有的家
庭，才讓孩子就近入學。每天北京中小學放學的
時候，凡有好學校的街道都會被轎車堵得水洩不
通。雖然人們對精英學校非常不滿，但現實中，
在教育起跑線上，農村與城市、城市普通人家與
特權人家的孩子之間，是絕對不平等的。
更優秀的後代教育，是聚會中永遠值得暗暗攀

比的話題。有人的孩子留學後定居國外，更成為
大家羨慕的對象。

行業

俗話說，「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進工廠
不如進機關，搞專業不如搞行政，對北京人來
說，是個鐵的經驗。有兩位同學都是30年前的工
農兵學員，大學畢業之後，一位進入工廠技術部
門當了工程師，默默無聞荒廢一生。後來企業倒
閉，他也早早下崗了。再見面時，他已滿頭白髮
憔悴不堪，經濟上也很窘迫。而另一位呢，雖然
學的是理科，可他選擇放棄專業進國家機關走仕
途，結果現在升到了局級，志滿意得，紅光滿
面，同學聚會從來他買單。北京人選擇職業，機
關是首選，進企業是下策。改革開放後，第一代
工程師的命運，多數比工人強不了多少，都是最
先下崗的社會弱者。
當代年輕人擇業，當公務員依然是首選，更少

人選擇進工廠。前輩的命運，足以成為價值導
向。

出身以及關係

對命運影響最大的，除了教育、行業之外，出
身背景非常重要。
出身以及關係，都是一種有用的財富。文革剛

結束，恢復官位的老領導都是第一時間就把子女
都安置好。「50後」、「60後」中的成功者，入職
時多數有父輩的影子。30年前，幹部子弟有更多
參軍、進機關、進科研單位的機會，人生路上也
更順利。他們掌握了權力之後，也會安排好自己
的後代。晉身於權力關係網之中者，後代也更容
易在社會上佔據有利位置。
「有本事不如有個好爸爸」，這話30年來並沒有

過時。如今沒有過硬的關係，一流大學的學生入
職時也可能處處碰壁；而有關係的年輕人，即使
是四流大學的學生，也能輕鬆進入一個好單位。
很多年輕人認為，學會經營關係，互通有無，是
一種很實際的生存之道。
出身、背景不同而造成的懸殊生存狀況，在同

學中劃出了新的階層，也沖淡了同學情。再過30
年，同樣的情形能否發生在後代身上？
但願在不遠的未來，

無論你是什麼出身，從
事什麼行業，都能依靠
自身的能力，贏得廣闊
的發展空間，贏得平等
的社會尊重。

新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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